
2021年喜逢牛年，说牛写牛又成了众

人的话题。牛，一生脚踏实地，劳累终生，

且不图回报。数千年来留下了不知多少

蹄迹足痕，深深印入了人们的心灵。牛为

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人类最值得信

任的朋友。崇牛、颂牛、奉牛为神是古代

先民们善良的习惯信仰，实际也是中华民

族的一种美德。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封建

农耕制社会，人与牛结下了不解情缘。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人类开始

了使用陶器和铸造的青铜器物件，并且

出现了不同变形的动物或植物的具像图

形，其中就有牛的具像图形。至殷周，牛

的青铜铸件成了高贵的祭扫神物，春秋

战国统治者的战旗，都挂有牦牛尾，以鼓

舞士气和祈求胜利。在诸侯会盟时，盟

主都要“执牛耳”取血，与盟友共饮，共

订盟约，以体现立盟定约的至高无尚。

到了秦汉，青铜铸造技艺更为精致，钟

鼎、铜鼓或墓葬物都不乏有着牛头纹或

威武雄姿的牛像。据资料记载，我国出

土发现的有关牛的文物真是不少：有新

石器安徽望江遗址出土的陶牛首，辽宁

东沟县后洼遗址出土的石雕牛头，有陕

西洋县出土的商代铜牛觥，牛的造型生

动，纹饰也精美绝伦。太原出土的北齐

陶牛，体格雄健，牛头高昂，脖颈坚挺，

犄角冲天，佩戴有络头、璎珞、和杏叶

等。陶牛的四肢有力地叉开，支撑着强

壮的躯体，雄态威猛。匠师制作陶牛，除

了卓越的造型能力，还显然得益于对牛

的细致观察。还有西周中期陕西岐山县

贺家村出土的铜牛尊，汉代宁夏出土的

夹牛，东汉墓甘肃武威出土的木牛，以及

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牛，等等，

多的也无法一一统计。

在我国文化典籍中，牛有着极高的象

征意义，所以，历朝历代才会出现如此众

多的关于牛的一些杰作。唐代黄河古道

的铁牛，除了有着固定当年的蒲津铁索浮

桥的作用，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祈求对当

时泛滥的黄河水有所震慑。《易经》上说，

“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古人认为牛

拥有“五行”中土属性和水属性。五行中

讲水能生木，牛的耕作能促进农作物生

长，又讲土能克水，故此，古人们常设置铜

牛、铁牛以镇水魔。这铸铁牛置于黄河河

岸，也想寄寓它能征服水患，求得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在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

中，牛又一直都是劳动人民勤勤恳恳的

象征。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劳作时任劳任怨，收获时也不要求主人

给予更多赏赐。我国长期以来都处于自

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而农耕文明时

代标志性的劳动力之一就是耕牛。

我在中学时代就知道一些颂扬赞美

牛的诗篇。这样的诗，从最早的诗歌总

集《诗经》至清代的诗，都能找到。《诗经·
王风·君子于役》中写道“日至夕矣，养牛

下来……日至西矣，养牛下括”，就是颇

有意境的与牛相关的写景名句，它让我

们看到了农村傍晚的景色。较全面写牛

的形象与活动情形的，我们还可以看《诗

经，小雅，无羊》，其中这样写道：“谁谓尔

无羊，三百为群。谁谓尔无羊，九十

其犒。……尔牛来思，其耳湿

湿。或降于阿，或饮其

池，或寝或讹。……”

这首诗生动描绘了

牛的生活、饮食、

住处、交配等方

面，也是今天能

看到的最早一

首对牛具体描

写的诗。熟悉

牛的人都知道，

牛 没 有 骡 马 暴

躁，没有驴倔强，

是 农 村 老 人 、儿

童、妇女皆可放牧役

使的大家畜。这充分

反映了牛的性情温良，古

诗中多次写到牛温顺的性情，

牛不欺老幼，从袁枚的《骑牛》诗歌中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相牛之背笑不休，

此是人间安稳处。七十老翁有所求，呼

僮扶上不拖空。牛亦相怜身不动，鞭之

不前行徐徐。”这是牛驮着七十老翁袁枚

行动时的情形，人骑上牛时牛“身不动”，

走时还“行徐徐”，真是颇有人性，怕伤着

老人啊！牛还能与弱小的动物和睦相

处，唐代陆龟蒙的《放牛》诗便有这样的

诗句：“牛蹄彳亍牛尾摇，背上闲闲立春

鸟。”牛如此庞然大物，竟允许小鸟在它

背上歇息，这是何等的温良、宽容和友

爱？

我喜欢咏牛的诗歌也爱古代名家

创作的牛画，去年我在书画院学习时，

老师就让学员买了不少经典名作画

集。老师说，唐宋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巅

峰时期，涌现了很多艺术史上极其具影

响力的画家和作品。唐代最具特点的

主要有三幅作品：《五星二十八宿神形

图》《五牛图》《斗牛图》。其中的《五牛

图》《斗牛图》更为盛名。《五牛图》是唐

朝韩滉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卷，又名

《唐韩滉五牛图》，该作品现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馆。五头牛中每一头牛既可独

立成图，相互间又能首尾连贯，前呼后

应，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整幅作

品完全以牛为表现对象，无背景衬托，

设色清淡古朴，浓

淡渲染有别，画面

层次丰富，达到了

形神兼备之境界，

不愧为中国绘画

史上的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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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天官书》谓：“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

之始也”。怎样庆祝和迎接“四季之首”和“一岁之始”？

传统农耕时代采取统治者“扶犁亲耕”等仪式，鼓励引导

老百姓重视发展农业，而牛在一系列“迎春”活动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

史料记载，中国人对牛驯化的历史，可追溯到

伏羲氏时代。依据甲骨文和金文的“犁”字

“牛”旁的想像，古人很早就对牛进行役

使，使其成为重要的耕战资源，并受法

律严格保护。约作于公元前370年

左右的《清华简·系年》称，“周天

子”成为中国辽阔大地的统治

者，象征之一便是“帝籍田”，而

把“不籍千田”视为政权衰落的

重要标志警示后人，以后的王

朝建立者谁敢轻视。按《国语·
周语》的说法，“帝籍田”并非指

周礼系文献所说帝王春耕之类

的“籍田礼”，它包括择日、戒斋、

设坛、耕田、太宰等一系列大型节

目，此项活动一般持续10天。而牛

是“耕田”和“太宰”仪式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道具。

西周初期创立“亲耕籍田”后，历代统治

者遵行不替。从汉文帝“其开籍田，朕亲率耕”、唐

太宗颁布“籍田诏”和恢复籍田仪式、宋仁宗“朕既躬耕，

不必泥古，愿终田以劝天下”到清雍正帝即位伊始即行

“亲耕礼”，“籍田礼”从未因朝代更替而消失。有趣的是，

皇帝驱牛犁田虽为“表演”，但牵引木犁行进的耕牛却是

不折不扣健壮“神牛”，围绕其表演的辅助节目、道具等随

时代发展不断演变。《后汉书·礼仪志上》曰：“立春之日，

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

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

汉唐一脉，籍田仪式成了少数人演的“独角戏”，活动现场

气氛严肃、观赏性差，使得整个“迎春”活动始终居庙堂之

高、离百姓甚远。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宋代，官方、

民间纷纷主办声势浩大的“迎春”活动，随着老百姓参与

度、满意度大幅提高，其观赏性、娱乐性、趣味性和市场性

很快融为一炉。立春当天，皇帝由一帮大臣陪着去“犁

田”，而市面上出售人造“春牛”玩具的商铺生意也异常火

爆。大家相互赠送为迎春特制小旗子和点彩的柳枝。

不过，宋人庄绰史料笔记《鸡肋编》卷上却说出“春

牛”的另一种作用：“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

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

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亦

皆以岁日为别。州县官更执鞭击之，以示劝农之意。”老

百姓也跟着去打碎春牛玩具，小孩子们一哄而上就去抢

碎块。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和陕西葭县以北一带）认为泥

捏的“春牛”“兼辟瘟疫”，一些人家把抢到一点泥“春牛”

的肉悬挂于床帐防疫，并“调水以饮小儿”。庄绰还说，为

争抢泥“春牛”的肉，有人不惜大打出手，“竟致损伤者”。

南宋诗人杨万里触景生情，还写下一首《观小儿戏打春

牛》：“小儿著鞭鞭土牛，学翁打

春先打头。黄牛黄蹄白双角，牧

童缘蓑笠青篛。”

泥捏的“春牛”肉被视为

“疫苗”，用以防瘟疫，听起来虽

很荒唐，却也可看作是科技落

后、信息闭塞的古代，老百姓防

疫意识的觉醒。


